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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尹平平

走出北京西苑地铁站，小松洋大在附近的便
利店里买了瓶饮料，刚拧开喝，就感觉有人拍他肩
膀：“您，是日本人吧？”

小松洋大差点喷出来：“是，我是。您是？”
“我就知道！”对方激动了，“我，球迷！国安的！

在贴吧看见您的视频了。您北京话说得特好，会打
快板儿，特喜欢姆们（注：北京方言，我们）北京！那
什么，我能跟您合影吗？”

小松洋大这才意识到：“原来我真火了。”
今年春夏，一个视频网站把小松在北京留

学、求职的北漂经历，拍成了一段六七分钟的短
视频。这一视频在网上发布之后，被国内网友疯
狂转载。大家惊叹于小松洋大那口地道的北京
话，也被他对中国的那份留恋所感动。（扫描文末
二维码可观看相关视频）

只有练汉语才能释放自我

从 2010 年春天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开始，
小松洋大在北京生活了 8 年。

从 18 岁到 26 岁，在这座城市里，他求学、求
职、求婚，北京是他长大成人的所在。“要是当年没
来中国，我估计早就已经死了。18 岁时，就自杀
了。”回忆起当年的自己，小松洋大认真地说。

那时，小松洋大在日本横滨的一所高中读高
三。在日本，高考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和中国高三
学生一样，小松洋大也面临巨大的高考压力。日本
有个专门的词汇叫“四当五落”，意思是每天睡 4
小时就能考上心仪的大学，每天睡 5 小时就会名
落孙山。由此足以看出日本高考考生面对的压力。
学校压抑的气氛，再加上和好朋友的一次激烈争
吵，小松在学校彻底发作，把教室砸了个稀烂。

虽然有个别老师对处于叛逆期的小松表示理
解，但班主任还是暗示让他退学，甚至想送他去医
院精神科看病，这让小松很受伤。

同学们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道歉，“女同学们
再也不跟我说话了。”小松硬着头皮挨到高三毕
业，整个人更加压抑和封闭。“感觉那个环境，就不
给人犯错之后改的机会。”

那段时间，在小松的妈妈看来，儿子唯一能释
放情绪的渠道，就是练习汉语。只有在家练汉语的
时候，他才能展现真我，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小松洋大就读的高中在横滨的中华街附近，
学校里有不少华裔子女，因此专门设有汉语选修
课。小松虽然父母都是日本人，但他从 5 岁起就喜
欢看成龙和李连杰的功夫电影，对中国非常感兴
趣，因此成为学校汉语选修课堂上难得的“纯日本
学生”，并且比其他同学都刻苦。

尤其高三那年，在其他同学为应对高考疯狂
刷题时，小松则把学习的热情全都投注在根本不
计入成绩的汉语选修课上。
放学后，多数同学都去补习班继续上课，他则

去找汉语老师练发音。每天至少练两个小时，还让
老师带他参加汉语演讲比赛。

那次汉语演讲比赛的题目是《抬头向前走》，
要求参赛选手们阐述自己遇到挫折后怎样克服并
继续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正符合小松当时的心境。
而他当时没意识到，帮他抬头向前走的，正是“学
汉语”这件事本身。

比赛结束后，作为评委的一位北京外国语大
学的老师鼓励他来中国留学，专门学习汉语。

小松回家跟父母商量此事，却遭到了反对。因
为在那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
海域冲撞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中日关系异常紧张。
小松的爸爸是一名时政记者，对国际局势很敏感，
他担心儿子在这种时局下到中国留学可能有风
险，明确表示反对。

“架不住我跟他们死磕。”小松用一口北京土
话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连续几个月，他一遍遍
地跟父母述说他对中国的向往。他甚至把自己小
学二年级的美术作业翻出来给爸妈看，在那上面
有他照猫画虎写的汉字。日本小学二年级学生普
遍还没开始系统学习汉字，而小松已开始懵懵懂
懂地学写汉字。

磨不过儿子，父母终于同意。2010 年 4 月，小
松洋大如愿来华，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汉语。

来中国后，我把自己打开了

虽然初来乍到，但小松洋大对北京并不陌生。
他高中时的汉语老师就是北京人，小松听他讲过
很多北京的往事，也很熟悉绵密的北京话。

来北京之后，令他印象深刻的，除了北京的
大，就是“这儿的人都特别有人情味儿！”小松的卷
舌儿化音说得非常地道。

小松的好朋友杨超告诉记者：“小松还揉核
桃、盘串儿，范儿比我们这些北京南城人都正。”

小松洋大从初中开始学架子鼓，到北外上大
学后也摸索着加入了一个音乐类社团。中国同学
们对他都很友好。虽然社团主要演奏民乐，但随着
他的加入，乐队也编排进爵士鼓的表达元素。老师
除了课堂教学以外，还带着他参加演讲比赛、辩论
赛、才艺比赛，为他创造各种表达自我的机会。

小松洋大曾在一次校内的留学生才艺比赛中
担任主持人。由于他汉语说得好，一位来观赛的北
京京剧院老师看中了他，问他要不要学唱京剧。老
师教他学丑角，带他练了《法门寺》《报灯名》等名
段。中国曲艺文化的大门，由此向小松敞开。“整个

练习过程，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当然是特别难，但练的时候我很舒服。”

在另一场留学生才艺展示中，小松洋大初
次登台，演唱《法门寺》中丑角贾桂的念白，唱到
一半却忘词了。“彻底砸挂了。”小松像很多人印
象里的日本人那样，不允许自己犯错，他急哭
了。可没想到，京剧老师根本不当回事地安慰
他：“别放心上，很正常，第一次上台都这样。”

民乐也能加入架子鼓，戏唱砸了也还有机
会。小松洋大说，他逐渐感到中国人的灵活和宽
容。“之前在日本，我和我身边的人，都是一根筋、
认死理儿；犯了错，就不再给人机会；一旦失败，
总会被人白眼儿对待。大家为了避免出现这种
情况，做什么事都认真到极致。这样逐渐形成习
惯，给人感觉做事很磨叽、活得很压抑。”小松说，
“可是来中国这些年，我逐渐把自己给打开了。之
前我总好像是憋着一股劲儿，也不爱说话。现在
不了，想做什么就做，有什么想说的就说。”

于是他不光学唱京剧，还学说相声。小松打
听到，相声名家丁广泉每周六下午在北京语言
大学开设针对外国留学生的相声培训班———
“快乐课堂”，便也摸过去跟着学。在那里，他结识
了快板名家姚富山，正式拜他为师，学习快板。

姚富山同期收了 12 个徒弟，小松洋大是他
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小松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认真，比中国徒弟认真。”姚富山说无论什
么时候给小松布置作业，小松都能按时完成。

刚开始学快板时，小松比学汉语时还上心，
每天练 6 个钟头。姚富山对他的要求也是专业
水准的，并不会因为他是外国人而有所降低。

放飞自我后的小松洋大，用姚富山的话来
说，“甚至能‘没脸没皮’。人家在各种场合随时随
地都能打快板，恨不得走大马路上都能打。走到
哪儿练到哪儿。”小松的快板师弟感叹说：“师哥
的板儿和北京话比我们的都好。他一张嘴，我们
都不敢说话了。”

学了北京的地方曲艺，小松洋大反而被姚
富山要求纠正他那口北京话。小松的北京话卷
舌和吞音模仿得极地道。

来北京后，他最爱吃涮羊肉。提起涮羊肉，
他会把“特好吃”说成“套吃”。姚富山说这不行，
“唱快板要用普通话，否则外地观众听不懂。”

类似的要求，小松在北外的汉语高级口语
老师夏菁也提出来过。“小松用的词太市井了，
不利于他在考试时拿高分。”小松会把好朋友称
为“瓷”。这种北京土话，小松来自其他省份的中
国朋友都听不懂。口语练习时，小松把“用餐”说
成“撸串儿”“吹瓶儿”，让夏菁哭笑不得。“他的
语言都很生活化，但是不适用于考试，他高级口
语之类考试的成绩并不高。”

给夏菁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小松洋大在
汉语水平考试(一般简称为 HSK)时回答的一
道口试题。题目要求考生阐述一下自己的人生
态度。标准答案需要考生用到价值观、人生追求
等抽象的词汇，可小松回答的竟然是：“对我来
说，人生就是六个字儿：怎么着都不成。”

“怎么着都不成”

“怎么着都不成”，小松洋大告诉记者，是他听
歌星大张伟的爸爸说的。而这六个字，用来形容
自己研究生毕业后的求职生涯，似乎相当合适。

小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了 4 年汉语言专
业的本科后，又接着读了对外汉语专业的研究
生。尽管求学时一直很快乐，毕业后求职却面临
种种不顺。他先是回日本和朋友一起创业，半年
左右就“黄”了。随后他回到中国，却发现很难找
到心仪的工作。

小松洋大说他最理想的工作是教汉语。他
读研究生期间，学校要求他们有教汉语的实习
经历，他就去帮在北外读本科的日本留学生补
习汉语。这些留学生在大二大三期间，要经历
一次重要的汉语考试，往年都有一定的挂科
率，但小松帮他们补习了半年，这届同学全部
通过，一个挂科的都没有。

那是小松最骄傲的经历之一，“从那以后，
我真的彻底找到自信的感觉了。”

小松洋大在北京待了 8 年，他想留在北京
工作。可在北京，谁需要一个日本人当汉语老师
呢？小松洋大找不到这样的工作，还是只能吃老
本，到留学中介机构去教中国学生说日语。

但由于种种限制，公司不能给小松办工作
签证，甚至无法提供五险一金等保障。这么耗下
去，不是长久之计。

还有生计的压力。在北京租房子，对大多
数人来说，都不是一笔小开销。对小松洋大来
说也一样。他毕业后，先是租到距离母校不远、
位于西三环附近万寿寺附近的老房子；和一位
东北姑娘结婚后，俩人为了住宽松点，搬到西
北五环以外的永丰。即使如此，房租也要占工
资的近一半。

他希望自己能扛住。他舍不得离开北京，他
舍不得跟他学日语的学生，更舍不得教他快板
的姚富山老师。可是，家庭的压力还是把小松洋
大拽回了日本。

两年前，小松的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前，
病了 3 年，都是母亲和两个妹妹照料，小松感觉
对家里一直有所亏欠。现在两个妹妹陆续工作，
也有了各自的生活，剩母亲孤零零一个人，小松
放不下，终于决心回国回家。

讲述小松洋大北漂生活经历的视频在网上
火了之后，小松身边的朋友，包括好多热心的陌
生网友，纷纷给小松提供各种工作机会，想帮他
留在北京。

可为了母亲、为了家，他去意已定，已经开
始寻找日本的工作机会。他希望自己回日本，仍
能和在日华人共同工作。他甚至担心如果回去
就置身满是日本上班族的环境中，自己能不能
适应。

“我想回到日本，去学校里工作。现在到日本
留学的中国学生多，我想照顾这些中国来的留学
生。”小松说在中国教了几年日语，他很喜欢中国
的学生，“因为他们纯、活泼、开朗。我让他们念课
文，他们都念得特别大声儿。在日本，很少有学生
这么大声地说话，大家都轻声细语、小心翼翼，很
压抑。”

而对小松洋大来说，更理想的工作，是教日
本学生说汉语，他想让日本学生也能大声地念中
文课文，引导他们更加开朗一点。“我想改变日本
孩子的压抑，让他们别再像当年的我一样，没必
要，真的没必要。”

留恋在中国看到的一张张笑脸

这些理想的工作都还没找到，预定于 8 月的
归期却将至。而比起找工作，趁回国前这几个月，
小松洋大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自己未竟的
事业上——— 唱快板。

这两个月里，几乎每个周末，小松洋大都
随姚富山等人到各处演出。演出的场子都不算
高大上，多是社区，或者区文化馆之类的。观众
也就是附近居民：大爷大妈和不太懂事的小孩
子。这些场子很远很分散，有时在北京最东北
端的郊区密云，有时在最东端的通州，对于租
住在西北六环附近的小松来说，单程都要超过
两小时，往返近百公里。

小松不以为意，每个周末都乐颠颠地坐着公
交车前往。“你问我跑这么远值不值？我觉得特值！
北京说相声、唱快板的，海了去了，能轮到我这样
的外国人有表演的机会，真的不容易。”小松洋大
说这些演出多数没钱，对他来说最大的回报，就
是听到观众在自己表演间隙为他叫好。

“听到别人给我叫好儿，真的特别享受。这是
对我的肯定，会让我觉得，活着，真好！特别有存
在感！”小松洋大告诉记者，离开北京，让他最舍
不得的，不是牛街的酱牛肉或者东直门的涮羊
肉，甚至都不是自己的学生和师父，他最舍不得
的就是这叫好声，“我要有很久都听不到了”。

他也想回到日本仍然能表演快板，也答应姚
富山要把这项中国的传统曲艺文化传往日本，让
日本人了解快板艺术，甚至希望能教几个感兴趣
的日本孩子唱快板。但那叫好声，估计一时半会
儿是听不到了。“在日本，人们不太会这么直白地
表达。大家总是会考虑，自己的表达，会让别人怎
么看待自己。然后就干脆什么也不表达了。”

叫好声，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也拉近
了小松洋大和中国老百姓之间的距离。他留恋这
份亲切，留恋在中国看到的一张张笑脸。

“就连在公交车上，大家也都是笑么唧儿的。”
小松对记者说，“日本人见面也微笑，但都是礼节
性的，不够亲切，反而让人觉得两个人的距离很
远。在日本，人与人之间虽然有礼貌，但是太有礼
貌了，相互之间显得隔阂、生分。”

日本年轻人之间交流用的即时通讯 APP 多
是 LINE，但小松洋大不用，他用微信，也让自己
在日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手机上安装微信。

下决心要回日本后，他把微信朋友圈的封
面图改成中国国旗。他并不介意中日两国的家
人和朋友怎么看待他对中国那份说不清的感
情，“我就是想提醒自己，别忘了在中国学到的
那些东西。”

【编者按】

8 月 12 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签署 40 周年纪念日。在过去几十年中，

两国之间的互动更趋频繁，有不少日本

青年来中国学习、生活、工作。这篇报道

的主角小松洋大，就是一个在中国待了

8 年的“网红”。

听小松洋大讲述自己的“北京故

事”，我们能从“他者”视角感受到中国这

些年的变化，感受到中国民众的热情与

开放。尽管他因个人原因即将回日本发

展，但相信不断开放的中国，仍将吸引更

多有志青年前来见证改革开放的成果

离开北京之前的最后两个月，几乎
每个周末，小松洋大（左）都和快板师父姚
富山在北京的各大小舞台演出。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一“针”悬壶西南边陲的非洲“老”中医
新华社记者傅云威、王长山、杨牧源

一根银针，至微至轻，却承载着医德至重，凝
聚着一位非洲籍大夫的牵挂与梦想……

在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大庄卫生院，来自西
非国家马里的中医学博士迪亚拉·布巴卡尔正为
一名患者做针灸治疗。他边按压病变腰椎，边用略
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与患者闲聊，随即快速进针，
并向身边的实习生演示取穴要领和针刺手法。

这一刻，人们眼中只有医患和师生，全然忽略
了国籍与肤色的差异。20 多年来，迪亚拉在中国
西南边陲的贫困山区投身义诊、扶贫等公益事业，

成为当地人熟知的“迪老师”“迪大夫”。

从懵懂非洲少年到针灸医学博士

迪亚拉 1964 年出生在马里的一个医生家庭。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援非医疗队把中医带到了
迪亚拉的故乡，针灸、拔罐等“道具”让少年迪亚拉

感到新奇。
“小时候，看到中国医生用一根银针就能治

病，很神奇，”迪亚拉说，“或许，那时候心里就埋下
了中医的种子吧。”

大学毕业后，迪亚拉子承父业，做了一名全科
医生。1984 年，他获得政府奖学金，与其他 11 名
同学一起飞越万水千山，来华进修。

“我是这批人里唯一选学中医的人，当时属于
另类。”他回忆道。

很快，迪亚拉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在广
州中医学院，会说普通话的一年级新生迪亚拉却陷
入语言不通的困境。“老师用粤语讲授中医古文，结
果啥也没听懂。”他说，“考试挂科，感觉天要塌了。”

高等中医求学之路十分难行，除需掌握实操
技能外，还要领悟中国文化、历法、哲学等。班上多
数外国留学生陆续退学，迪亚拉选择了坚持。

学粤语 、背词典 、啃古医书 、跟学霸交朋
友……迪亚拉苦读八年，最终完成本硕阶段教育。
随后，他又赴成都中医药大学，主攻针灸方向博士

学位，并于三年后出师。一根银针，勾画了迪亚拉
11 年的中医求学轨迹，也牵引他在中国安家立
业，开启一段别样的中医人生。

“不把自己当外人”，20 多年奔

走西南偏远山区悬壶济世

“有个非洲人生病去看中医，医生一看就说，

哎呀，你印堂发黑，大事不好……我们可不能做这
样的庸医。”在大庄卫生院会议室里，迪亚拉为 50
多名村医授课，语言诙谐直白。

“迪老师教的外治技巧和经方，好学实用，”大
庄卫生院院长王进峰说，“他知无不言，尽心得很，
大伙儿都不拿他当外人。”

迪亚拉也不拿自己当外人。20世纪 90 年代末
至今，他的足迹遍及云南红河、怒江等地偏远山区，
累计培训村医数千人，广泛开展义诊，诊疗对象不
乏麻风病、结核病、艾滋病患者。他还累计筹集价值
逾千万的扶贫财物，时常自掏腰包扶弱济困。

“不管病人患什么病，路有多难走，迪老师从
不躲，”迪亚拉多年的朋友郭永健说，“为贫困村
打井修路，为病人捐资建房的事，他也都干过。”

常年奔走于贫困山区，每当遇到难处，迪亚
拉总会想起教过自己的中医老师和援非医疗队
的中国大夫。

“老师们把独到见解、技法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我；中国大夫深入疫区，为非洲民众解除痛
苦。他们是我最敬重的人，”迪亚拉告诉记者，
“医者，乃仁术。我相信，行医和行善是同一件
事。爱心无国界，慈善无国界，中医无国界。”

未来梦想：回非洲开中医院

“我们中医讲究治未病，强调整体治疗，”一
讲到老本行，迪亚拉难掩兴奋之情，“中国已经
开始实施中医药法。中医今后一定有大发展，可
谓天时地利人和。”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完善覆盖城乡的中

医医疗服务网络，这次迪亚拉授课的开远市大
庄卫生院就是试点。近些年，开远市 5 个乡镇卫
生院先后设立了中医馆。

“偏远乡镇都建起这么好的中医馆，他们动
作真快！”迪亚拉由衷感叹道。

谈到中医“走出去”，迪亚拉说，中医体现了东
方人的世界观、宇宙观，与西医的理论框架截然不
同。中医要走向世界，应首先澄清与西医的差异。

“我一直想在非洲开中医院，过去没条件实
现，现在机会来了，该考虑落实了。”迪亚拉所言
的机会，包括中国政府推动中医“出海”的措施。

2016 年 2 月 1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
2030)》，其中明确指出“支持中医药机构参与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

“中非医疗合作历史悠久，非洲人对中医接
受度高，非洲是中医‘出海’的理想目的地，”迪亚
拉说，“把中医院开到非洲去，这是我的中医梦、
中国梦，也是我的非洲梦。” 据新华社北京电

说京腔、打快板儿、唱京剧、盘核桃，日本青年小松洋大的 8 年“京范儿”生活有点儿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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